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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蓄  势

1

兴德大王十年, 即公元 835 年 2 月。

武州都督府都督金阳接到了从京城庆州发来的一封紧急

文书。文书中称, 阿餐金均贞被攫升为上大等。

得到消息, 金阳顿时双膝一软, 跪了下去, 并哈哈大笑

起来。

“啊, 机会总算来了。”

阿餐金均贞当上了上大等, 这是金阳做梦都没想到的好

消息。因为, 上大等之位高居群臣之首, 可谓一人之下, 万

人之上。这一官职最早设于法兴王十八年, 即公元 531 年,

通常选拔王亲贵族中家世最好的人选担任。上大等不但统率

所有贵族, 还在权力与权位上与君王互为补充。而且, 这一

职位有一条重要的不成文的规则, 那便是: 新王即位, 上大

等也必随新王更换新人。不仅如此, 日后当王位无合法继承

人时, 上大等将自动被拥戴为王。一直以来, 上大等由兴德

大王的胞弟金忠恭担任。由于王妃早逝, 兴德大王并无后

嗣, 因此, 金忠恭将会顺理成章地成为王位继承人。

然而, 上大等突然间由金忠恭变成了金均贞。

“过世了?”

金阳隐隐猜到了这份紧急文书背后的情况: 金忠恭因无

名急症突然辞世了。

金阳很清楚。金忠恭十三年来一直担任上大等, 如果不

是去世, 这个职位决不会如此突然地轮到金均贞的头上。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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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王宪德王之时, 金忠恭便已经崭露头角, 是当时新罗朝

廷上的第一强权人物。宪德王九年, 他任执事部侍中, 四年

之后升任上大等。从公元 822 年到公元 835年, 金忠恭整整

做了十三年的上大等。

因此, 所有人都深信不疑: 兴德大王死后, 将由他的亲

弟弟上大等金忠恭继位。但是现在, 金均贞成了上大等。

“过世了, 显然是金忠恭过世了。”

金阳一边兴奋地拍拍膝盖, 一边站了起来。依金阳看

来, 这不能不算是一个好消息中的好消息。因为金均贞能在

金忠恭之后升任上大等, 便意味着也许有朝一日他能在大王

驾崩之后登上王位。兴德大王今年即将进入花甲之年, 他要

求身边有一百五十名僧人随侍。这表明, 大王的身体状况显

然糟糕极了。

事实上, 金阳从未敢想象金忠恭的噩耗会突然传来。他

原以为先走的应该是大王, 却万万没有想到金忠恭却在大王

之前先一步过世了。

现在, 金均贞当上了上大等, 即日后他可以名正言顺地

继承王位。更为重要的是, 若金均贞有朝一日真的登上了王

位, 那么, 金阳便可以一路畅通地立身扬名, 平步青云了。

因为, 金均贞及其子金佑徵是金阳握在手中的赌注, 是奇

货。

奇货可居。

便像商人们囤积难得的宝物那样, 金阳选择了金均贞父

子, 并在他们身上下了一生的赌注。

不过, 随同这个令人振奋的好消息传来的还有一个坏消

息, 那便是金忠恭的儿子金明新升为执事部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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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 金忠恭死前金祜徵任执事部侍中; 金忠恭一死,

当父亲金均贞升任了上大等, 金祜徵便随即辞掉了官职。如

此一来, 执事部侍中的空位便落到了金忠恭的儿子金明头

上。

王弟金忠恭之子金明! 替任死去的父亲, 升职排位第二

的金明! 在一切可以瞬时将金均贞担任上大等这个好消息所

带来的喜悦之情浇灭的坏消息之中, 金明入朝是最令金阳焦

虑的。新任执事部侍中金明!

一个家世显赫, 年方十九, 未及弱冠, 比金阳整整小八

岁的青年。

与王兄兴德大王相反, 金忠恭子女颇多。他将一女贞娇

嫁给了宪德王的太子成为太子妃, 一女文穆则嫁给了日后成

为僖康王的悌隆, 还有一女儿照明 ( 即听明 ) 是金均贞的

后妻。几个女儿与亲王家族联姻之后, 金忠恭的势力越发强

大起来。

不仅如此, 据《三国遗事》的王历记载: 宪德王的夫

人贵胜夫人乃忠恭角干之女。如此说来, 金忠恭的一个女儿

无疑便是宪德王的王妃了。

而今, 势力如此强大的金忠恭竟一下撒手人寰, 而他的

独子, 年仅十九岁的金明当年便成为朝廷权力序列第二位的

执事部侍中。其实对于金阳而言, 金明这个名字并不陌生。

S 个金明年纪轻轻却力大无比, 勇猛异常。据传他十五

岁成为花郎之后, 在前往智异山修炼途中, 赤手空拳打死了

一只老虎, 不少人都亲眼看到在街上展示的那只被金明打死

的老虎的虎皮。此后, 庆州百姓将金明比作“力拔山兮气

盖世”的项羽, 送其绰号为“海东项羽” ( 译注: 海东指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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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 。

金明不仅力气大如项羽, 且性格狂放不羁, 喜爱美酒和

美女。关于他的嗜好, 整个新罗还流传着这样一个传闻: 他

成为花郎以后, 一次在全国巡游之时, 与一尼姑偶遇, 心生

情愫, 竟令其破戒, 与之偷欢。

金明, 身为当时首屈一指的人品楷模并统管一切朝廷政

务的金忠恭的独生儿子, 不但厌恶读书, 不求上进, 只醉心

于学习武艺及一些乱七八糟的风流韵事, 而且他的丑闻竟能

一直传到了远在武州边防的金阳的耳朵里。

于是为了使儿子摒弃那些不良习气, 金忠恭只好急急忙

忙给金明完婚, 娶了金永恭的女儿允容。金永恭和金忠恭是

挚友, 关系极为密切, 且金忠恭打算日后自任上大等之时推

荐金永恭接替侍中一职。

但是尽管娶了名门望族的大家闺秀, 金明却风流依旧。

他不但引诱良家妇女, 甚至还以在新罗被视为贱民的戏子和

舞妓为友。这样一个鬼见愁如今竟成了执事部侍中。

那么此时, 金明对于金均贞接任上大等又有何感想呢?

金阳揣摩, 这位天下勇士金明必定不会善罢甘休。很明显,

因为王位曾是自己的父亲、宣康太子金忠恭的囊中之物, 而

如今却落入金均贞的手里, 金明岂能静观其变?

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事实。

目不忍见。

金明决不会眼睁睁地看着兴德大王驾崩之后由金均贞继

承王位。因此, 从王都庆州发来的紧急文书既是好消息中的

好消息, 也是坏消息中的坏消息。

终于是时候了, 金均贞终于成为上大等了。金阳拍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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腿, 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随即, 他又想到天下的破落户金

明成了执事部侍中, 也拍了拍腿, 长叹道: “癞蛤蟆和青蛙

又要捕食蛇啦。”金阳指的是二十六年前的一场宫廷政变。

兴德大王之前的先王宪德王为了夺权闯入宫廷, 挑起叛乱,

弑君继位。

据说当时兵变之前曾有各种不祥征兆现于城内, 《三国

史记》记载道:

哀庄王十年一月。

月犯毕星。

六月, 西兄山城之盐库有牛泣声。

碧寺之蟾蜍与青蛙捕蛇食之。

人们见过蛇捕食癞蛤蟆和青蛙, 却从未见过癞蛤蟆和青

蛙捕蛇, 而且也从未听说过竟有月亮侵犯毕星之事。于是,

这些一反常态的现象被解释为预示臣下加害君王, 篡权夺位

的不祥之兆。

想到这一切, 金阳仿佛看到新罗朝廷又将经历一次血雨

腥风, 重演骨肉相残的惨剧; 那些太阳无光、月亮犯星、癞

蛤蟆和青蛙捕蛇的奇闻也将重现京城。

如何应对?

先下手为强。

金阳经过几日几夜的苦思冥想, 最后想到了这样的对

策。不管怎么说, 他是在金均贞的扶持下走上仕途的, 因此

无论生死, 都该义不容辞地帮助金均贞平安登上王位, 这是

他的宿命。为此, 当务之急便是除掉金明。

金明的家族名望高势力大, 在新罗首屈一指; 而且年轻

的金明号称天下壮土, 若要与他争权夺利, 只能先下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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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项羽不也是先砍下前来应战的殷通的脑袋的吗? 所谓

“先则制人, 后则为人所制”。

是啊。

深思熟虑之后, 金阳终于坚定了这种想法。

除掉金明的办法只能是先下手为强。如果坐失良机, 等

到金明先动手, 那便只有死路一条了。

抢先金明之前下手的方法也只有一个, 那便是效仿项

羽,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刀取下对方的脑袋———乘其不

备, 杀死金明。那么, 该如何将其付诸于行动呢?

凭借什么途径才能快如闪电般地取下金明的脑袋? 大举

军事行动? 身手敏捷的武士?

突然, 金阳的头脑里闪过一个念头。

金阳敏捷地抓住了它, “嚯”地从坐位上站了起来。刺

客。

是啊, 抢先下手对付金明只有依靠刺客。因为, 为杀金

明而起兵, 无论如何都是不明之举。

口蜜腹剑。

古语道“口中含蜜, 腹里藏剑”, 这倒不失为对付金明

的上策。金明喜欢美酒和美女, 那便投其所好, 而与此同时

腹中藏剑, 趁金明沉溺于酒色之时一刀取下他的性命。

刺客, 一个能替主君或主人杀死仇家的人。

在古代中国, 一个人若受了主君精神、物质上的恩惠,

作为回报, 或者为了履行替主复仇的约定, 他会去杀死被主

君视为仇家的权贵, 这样的人被称为刺客, 有时也叫侠客。

那一瞬间, 金阳的脑海里浮现出一件事来。

那是两年前发生的乐工阎文事件。乐工阎文原是身居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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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的地方百姓, 后因贩卖奴隶被清海镇大使抓捕后押往清海

镇。其实, 当时身为武州都督的金阳对这种抓捕程序颇有微

辞。因为从原则上讲, 阎文生活在武州, 即便他是违反国法

的海盗, 正确的顺序也应该是由武州都督府出兵; 况且, 那

次行动不但没有得到武州都督府的准许, 还直接调动兵力跨

越辖区抓捕犯人, 这种做法确实是一种欠妥的越权行为。然

而, 金阳为了结交清海镇大使张保皋, 尽管在自己所辖的领

土上出现了越权行为, 他还是欣然同意将其押送清海镇。不

过私下里他却通过报告书, 对案情做了详细的了解。

金阳还一字不落地听取了有关抓捕阎文的整个过程, 尤

其令金阳印象深刻, 且赞叹不已的是阎文的剑术。据报, 张

保皋的部下李昌镇以及其下数十名土兵没有一人能抵挡住阎

文孤身一人的反击, 最后竟然撒下大网, 才将阎文活捉了

去。从阎文以一对多到其拔地跃起, 仅一刀便取下士兵的脑

袋, 金阳没有忽视任何一个能表现其剑术出神入化的细节。

只有杀过人的人才能轻取他人的生命。阎文不仅杀过

人, 而且还是个极其残忍的海盗。他既是一个将无辜的百姓

卖为奴隶的人贩, 同时又是一个吹奏百济乐曲技艺高超的木

笛乐手。阎文的身人兼备了杀人犯的残忍和艺术家的敏感,

又拥有狐狸般的狡猾的特性, 倘若此人能为己所用, 那岂不

是获得了一件上好的杀人兵器?

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 豫让为了报答赏识自己的

智伯, 发出这样的感叹:“士为知己者死, 女为悦己者容。”

同样, 如果能打动阎文的心, 阎文也会为知己之人去死

的。金阳还打探到一个消息, 张保皋并没有将海盗阎文处以

极刑, 还将他释放回到了故乡。然而, 阎文虽然未死, 但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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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却被黥了字, 过着活不像活人死不像鬼、行尸走肉般煎熬

的生活。

想到这儿, 金阳紧咬了牙关, 自言自语地嘟囔: “嗯,

这也算得上一件稀有宝物”。就像早年间他将金均贞及其子

金佑徵当作奇货可居的宝物一样, 金阳决定将阎文当作另外

一件奇货。

于是, 下定了决心的金阳将自己的武将金良顺叫来, 说

道:“你达记得以前武州有一个乐工, 因贩人之罪被张保皋

大使抓捕的事吗?”

金良顺回答:“记得, 那个海盗名叫阎文。”

“那么, 你知道这个阎文现在何处, 何以为生?”

“只听说脸上受了黥刑, 被释后躲了起来, 其他的无从

所知。”

“那么。”金阳吩咐道,”去打听一下这个阎文现在何

处, 何以为生。”

“是, 都督大人。”

接到命令之后, 金良顺便迅速离开了。

金良顺是金阳到武州后一手提拔起来的优秀武将。都督

一职原称总官, 是地方长官之一, 元圣王一年即公元 785 年

改称都督, 同时职权得到扩大, 逐渐成为雄居一方的地方实

权之位。都督还负责执行军事任务, 这样便不得不与土生土

长的地方势力联合起来, 金良顺正是曾经率领私人军队的有

势力的地方将领之一。

金良顺奉命打探到了阎文的消息, 立即返回向金阳汇

报: “大人, 那个叫阎文的海盗躲到了城外, 现居于龙山

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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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山县在现今的罗州北边, 是一个偏僻落后的山村。

“在那儿以何为生?”

“靠帮别人宰杀牲口为生。”

龙山县村落里聚居的是一些被视为贱民之贱民的屠夫。

若追溯这些屠夫们的先祖可以得知, 他们原来是被称作扬水

尺的靺羯人。他们的祖先发展了从狩猎生活中积累的宰杀牲

畜的经验和技术, 以屠杀牛马为业, 逐渐形成部落流传了下

来。

“但是, 大人, ”金良顺接着说, “他被排斥在屠夫的圈

子之外。走在路上, 屠夫们会朝他吐口水, 甚至会无缘无故

地打骂他, 赶他走。只是因为他的刀法好, 有时又让他做剔

骨匠剔剔骨头。所以每当宰杀六畜时, 他便被呼来喊去, 靠

一点儿宰杀的零散活计勉强糊口。”

牛、马、猪、羊、鸡、狗, 统称为六畜, 从古时起, 贵

族们吃肉, 便由专门的屠户负责宰杀。而阎文竟连这种低贱

的专业屠户的圈子都没能混进去, 只好四处漂泊, 靠剔骨手

艺度日。

“就这些吗?”金阳问了一句。

金良顺答道: “还不只这些呢, 大人。我去时正赶上阎

文的老母死了, 要办丧事, 但因是犯人家属不得埋葬。目前

阎文正面临着将老母弃尸荒野, 去喂野兽和乌鸦的窘境之中

啊。”

像阎文这样的十恶不赦的罪人原本是应处以连坐刑的,

即罪人的家属, 包括妻妾都要受到处罚。

听罢金良顺的回话, 金阳沉思良久, 开口说道: “去向

阎文吊丧, 告之不要将尸体随意丢在荒野, 并给他准备一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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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棺木令他埋葬老母。葬礼要正式, 礼数要厚重, 准许

穿白色孝服。若他愿意, 可到附近的寺庙里请个和尚做做法

事。但是, 所有这一切要严格保密, 不能走露半点风声。”

金阳的做法与太史公的《刺客列传》里所描写的如出

一辙。严仲子为笼络刺客聂政, 使用的方法大致也是这样。

刺客聂政杀人之后逃到了偏僻的地方成为屠夫, 侍奉老

母。为使聂政甘当刺客, 严仲子摆设酒宴, 以黄金百两为聂

政之母祝寿。后来当聂政接受严仲子之意时, 聂政替严仲子

除掉了他的仇人侠累。聂政甚至担心如果自己的身份暴露会

连累到严仲子。如出一辙。

金阳看得很透彻。阎文因杀人之罪释后过着穷困潦倒的

屠夫生活, 苟延残喘。若是为沦落到这般境地的阎文死去的

老母举办一个不薄的葬礼, 他必定心存感激, 会像刺客聂政

那样, 在适当的时候替他卖命, 杀死金明。

有句古语叫“借刀杀人”。

借助别人的力量杀人, 如果真能借助阎文的刀先除掉金

明, 那可算是上上之策了。

几天后, 金良顺回来了, 将事情的经过一一禀报了金

阳。

“都督大人, 都按您吩咐的办妥了。葬礼隆重地办了五

天, 死者得以入棺下葬, 还从附近的寺庙里叫和尚做了法

事。”

“那他说了什么?”金阳问道。

“没齿难忘。”金良顺回答。

“仅此一句?”

“阎文痛哭流涕地向小人询问, 究竟是何人施如此大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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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他。”

“那你怎么回答?”

金良顺回道: “大人事先嘱咐要严守秘密, 不能泄露,

因此小人只说日后便会知道。”

“嗯, 很好。”

金阳微笑着点了点头, 自己的真实意图让他知道得越晚

越好。这时, 金良顺双手呈上了一件从那儿带来的东西。

“都督大人, 临走时阎文给了小人这个并对小人说:

‘小的现在无物可送。这是做乐工时所用的乐器, 小的视它

比生命还重要。小的也不知是何人的大恩大德, 就请将此作

信物呈上吧。’他千叮咛万嘱咐的, 要小人一定带到。”

金阳接过来一看, 原来是笛子, 一支桃木做的工艺精致

的长笛。这真不愧为当代最负盛名的乐工用过的乐器, 手着

之处竟润泽闪亮。阎文的话绝无夸大之处, 这支笛子对阎文

而言的确是比生命还宝贵的东西。

“可是我想要的不是一支笛子啊。”金阳的脸上露出了

会心的微笑, 自言自语着。“我想要的是你的刀, 是你的

命。”

几天之后, 金阳带着部下金良顺一路巡行来到了阎文

家。听说武州最有权势的都督来了, 阎文赶紧跪下迎接。

“不知都督大人为何事竟亲临如此寒酸之地?”

阎文带着一张傩神方相氏的面具, 遮住了面容。

“你便是闻名四方的演奏笛子的乐工吗?”金阳问道。

阎文答道: “以前是演奏百济乐曲的长笛乐手, 现在只

是宰杀牲畜的屠夫。”

“你是叫阎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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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什么都一样。那时小的是叫阎文, 现在别人只叫我

阎屠。乐工阎文已经死了, 只剩下屠夫阎某了。”

傩神的面具后面, 阎文自嘲地笑了笑, 接着说:

“不知都督大人找屠夫阎某有什么事儿? 您亲自驾临是

为了要宰杀宴会用的家畜吗?”

“我来找你。”金阳将金良顺带回来的笛子还给了他,

说道:

“是为了将这支笛子还给你。”

当阎文看到金阳手中拿着自己笛子的那一瞬间, 身子抖

了起来。他明白, 那位为自己过世的老母派人前来吊丧, 隆

重地举办了五天葬礼, 一直隐蔽在幕后的人物现身了。

“拿着吧。这笛子原本就是你的东西, 是你看得比生命

还重要的乐器。”

金阳说罢, 阎文的身子抖得更厉害了。他接过话头说:

“不, 都督大人, 这支笛子已经不属于小的了, 已经呈给大

恩人为信物了。”

“此乃天下有名的万波息笛, 但送给不会吹它的人, 岂

不就是一根竹子而已?”

万波息笛。

这是新罗传说中的一种笛子。据《三国遗事》记载,

万波息笛是在新罗第三十代大王神文王二年 ( 即公元 682

年) , 由海里的龙献出的有灵性的竹子制成的。据说这有灵

性的竹子是化为海龙的文武大王和成为天神的金庾信派龙送

来的, 后来将此竹制成的笛子存放在元成天尊库里。

虽然金阳表面言语即使如此神圣的万波息笛, 对不会吹

笛的人来说也只不过是一支竹子, 实则是在向对方暗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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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意。狡黠圆滑的阎文不会听不懂金阳的弦外之音, 于是

开口说道:“不知都督大人所希望的信物是什么?”

“即便你给我的不是万波息笛, 而是万万波波息笛, 那

也不是我想从你那儿得到的东西。”金阳明确地回答。

万万波波息笛。

据《三国遗事》记载, 孝昭王时保存在天尊库的伽倻

琴和笛子皆不知了去向, 再后来, 伴随着种种异象的显现又

重新找回的神笛便改名为万万波波息笛。

“那是什么?”阎文问道, “都督大人希望从小的这儿得

到的信物究竟是什么?”

听这一问, 金阳大笑起来, 说道:“你一定要知道吗?”

“是的。”

“你的性命。”

金阳说得很明确, 但阎文并无反应, 仿佛早就在等着这

句话似的。

“小的性命早巳属于都督大人了。”

“那么。”金阳语锋犀利地问道:

“无论我去什么地方, 你都能立即跟随我吗?”

“惟命是从。”阎文也毫不犹豫。片刻, 他接着说道:

“但是, 大人很清楚小的不能那么做。”

“你指的是什么?”

“都督大人, ”阎文颤抖着声音解释, “小的是罪大恶极

的犯人, 贩卖奴隶杀人违法, 无恶不作。”

“我自会免去你的罪, 恢复你平民之身。, 以后, 你便

不再是罪人了。”

作为地方长官, 都督掌握着辖区范围内所有人生死予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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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权, 因此他有随意免罪的能力, 可以使阎文成为自由的

平民。

“但是, ”本该激动的阎文却踌躇起来, 说道: “都督大

人虽然赦免了小的罪, 给了小的自由, 可即便如此, 小的身

上还是套着摆脱不掉的枷锁。”

“什么枷锁?”

“都督大人, 就是小的脸上所受的黥刑。小的脸上被黥

刺, 没有任何办法能将它消除, 所以都督大人虽然免去了小

的罪, 小的仍不能够彻底摆脱束缚。”

“你在我面前戴着面具, 是因为脸上刺了字吗?”金阳

问道。

“正是如此。”

于是金阳果断地下令: “摘下来, 拿掉你所带的面具。”

在金阳威严的命令面前, 阎文一下子愣住了, 但他还是跪在

那儿一动不动。

“请求大人不要命令小的摘下面具。”

听到此话, 跟从金阳的金良顺在一旁规劝了几句。没料

到阎文竟抽咽起来, 哭诉道: “一个躺在棺材里的死人的

脸, 都督大人有理由坚持要看吗? 您有什么理由坚持要看这

样一个鬼魂的脸?”

然而金阳毫不为之所动, 依旧又命令:“摘下来。”

于是, 无奈的阎文摘下了面具。他的脸赤裸裸地露了出

来。或许是因为不希望别人看到自己的面容, 日夜都带着面

具的原因吧, 他的脸完全象一个麻疯病人的脸, 变形, 溃

烂。为去掉黥刺, 不知他都用了些什么办法, 使得伤痕严重

地化脓腐烂, 整张脸惨不忍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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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便是小人的脸。”阎文痛哭流涕地说。

金阳死死地盯着阎文额头正中刺着的大字“盗贼”。

两个字很扎眼, 也的确如阎文叹息的那样, 是永远摆脱

不了的印记。纵然金阳能从法律上赦免阎文的罪, 但是这个

印记, 使阎文永远也不能摆脱枷锁。

“大人。”阎文双手掩面, 带着哭腔近乎狼嚎似地请求:

“准许我重新戴上面具吧。”

而金阳却当即回答他说:“烧掉那个面具。”

金良顺捡起面具, 施行了都督的命令。

金阳斩钉截铁地对阎文说: “抛弃那个旧面具, 我要为

你重塑新的形象, 取代以前的你。”接着又威严地问道:

“不管我做什么, 你都能忍受吗?”

连自己面具下那张悲惨丑陋的面孔都被人看到了, 还有

什么不能忍受的呢?

“是的, 大人。”阎文哽咽地答道。

“我要为你除掉脸上黥刑的痕迹。古代刺客聂政为了掩

盖自己的真实面目, 用刀将自己额头上的脸皮剥了下来。如

果你能忍受, 也可以用刀剥下你的脸皮。虽然刀伤会让你的

脸变得更加可怖, 但那两个字是可以去掉的。”

“大人, 可这两个字不是小的可以随意去掉的。”

阎文道出的是实情。刺在阎文脸上的“盗贼”两字是

按国法之下的判书而执行的。黥刑时为了防止自行消除字

纹, 官吏还下发了相当于封印的条文。

“这些并无大碍, 只要你能忍受用锋利的刀将脸皮剥下

来。你有信心吗?”

“⋯⋯当然有,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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